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霍步青，原名霍仁云，1902年 2月生
于綦江县蒲河乡温泉村福泉庄（今永城
镇）一个农民家庭，早年加入共青团，与
綦江革命志士邹进贤、霍绍文等同志一
起参与并领导了“五·四运动”以后的綦
江早期人民革命斗争。

1925年秋，霍步青与四弟霍坤镛、堂
叔霍栗如，一同考入黄埔军校第 4 期政
治大队，在政治部主任周恩来的直接领
导下学习、战斗。三人表现出色，被周恩
来赞誉为“霍氏三杰”。1927年，大革命
失败后，霍步青奉命于 1927年 4月底转
移至上海，进行地下斗争，在中共中央组
织部长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任中

央组织部接待科科长、总交通。直到
1931 年 4 月顾顺章的叛变，迫使他离开
上海为止，在长达 4年多的地下斗争中，
他精明能干、机智勇敢、工作积极，同帝
国主义者、国民党军警特以及革命的叛
徒，进行殊死斗争，在白色恐怖下，凭着
对党的忠诚，一次又一次完成了任务，没
有出过任何问题，再次得到周恩来的信
任和称赞。

由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顾顺
章的出卖，情况万分紧急，在周恩来的领
导下，凡是有可能被顾顺章知道或了解
的机关和人员开始大转移。

第一次，组织上决定让霍步青赴苏

联学习，但是，由于秘密交通线发生了问
题，联络不上，路途中的安全没有保障，
没能实现。

第二次，中共中央又决定派其到湘
鄂赣苏区工作，于是他告别妻子朱月倩
和两个幼女，踏上征程。不料，在途中
被叛徒顾顺章发现并密报给了蒋介
石。蒋介石大喜过望，认为抓住霍步青
这个中共中央组织部的总交通，就会把
共产党的所有机构一网打尽，因此，派
了大量特务跟踪、追捕。所幸，周恩来
及时获悉了此情报，立即派人把霍步青
秘密召回上海。朱月倩在《青天赤帜》
一书中回忆道：“那天晚上我听见敲门，

一看是周恩来。周通知我转移，并商量
如何保障我丈夫霍步青的安全，那时他
刚乘船离沪赴汉。正是由于周恩来的
紧急安排，他才得以中途下船，避免了
在武汉遇险。”

第三次，中共中央决定让他改赴
中央苏区工作。1931 年夏，霍步青终
于冲出虎狼口，通过秘密交通线，到达
中央苏区，被任命为中共中央苏区局
巡视员。

1931年8月7日，霍步青与赣东特委
（1931 年 6 月组建，管辖瑞金、宜黄、宁
都、广昌、乐安、南丰等县）书记谢唯俊一
起，到达瑞金县巡视工作。

门 神

“左边门神秦叔宝，右边门神尉迟恭。”本文说的不是风俗
流传的这两位尊神，而是左边门神川盐银行大楼（今重庆饭
店）、右边门神美丰银行大楼，这两尊旧重庆城的门神。它俩
在渝中区新华路两旁对望，高高大大，威风凛凛，保境安民。

高不见顶

我上重庆城前,父母长辈多次给我讲过重庆城的川盐
银行和美丰银行高耸入云,望不见顶。抬头仰望，帽儿都
要仰落。

1947年春，我随二哥来到重庆。头天住二哥教书的南岸
弹子石文德女中,第二天我哥就带我进城。弹子石轮渡进城
船靠千厮门码头。爬上坡到达的第一条马路就是新华路。

“你不是想看川盐银行吗？就在马路斜对面,你看！”我二
哥对我说。我不顾一切横穿马路跑向我梦想的大楼，幸好那
时车辆很少。啊，好高！我抬头望不见顶，下意识地摸摸头，
看帽子是不是仰掉了。退后一丈多远，才勉强看到了它的顶
部，真有刺破青天的感觉！

美丰银行建于 1935年，高七层，创当时重庆建筑的最高
纪录。晚建一年的川盐银行，本来也七层，为了超过美丰银
行，加了两层“宝顶”，创新高。重庆房屋的最高纪录由他们保
持了二十多年。

坚不可摧

我被大楼底层的外墙吸引，走近抚摸它，光滑坚硬，黑油
油，亮锃锃的，照得见人。我哥告诉我，川盐、美丰两幢大楼都
是钢骨水泥（时称）建筑。川盐底部一二层是黑色大理石外
墙，三层及以上外墙呈黄褐色，对面的美丰银行则通体全黑。

“你退后看，就能看出这幢大楼有多威风。”我二哥说。我
便向后退了两丈多。但见大楼墙体表面有密密麻麻的白色小
坑。小坑面积比拳头略大，深约半寸，坑口缺缺昂昂(“昂”念
一声，重庆土语)的。我二哥说:“那是日本飞机的机关炮扫射
的，但是打不透大楼钢骨水泥墙。重庆大轰炸连续七八年，整
个重庆城被炸得稀巴烂，找不到一条完整的街道。日本飞机
多次轰炸过川盐、美丰两幢大楼，墙也轰不透，楼也炸不垮。
只有川盐大楼顶部的‘宝顶’，被炸塌了一小块。真是坚不可
摧，何等威风！”

保境安民

抗日战争中日本侵略者的飞机轰炸过重庆 218次，出动
过 9000多架次飞机。川盐、美丰两幢大楼的地下室，是全市
最安全的防空洞之一。它们保护了自己的员工免遭轰炸，还
庇护了许多附近的居民。

1949年9月2日，重庆遭受了空前规模的大火灾，史称“九
二火灾”。那时我在南岸四公里读书，当天下午四五点钟便看
见市中区上空浓烟滚滚，那阵仗吓坏了老师、学生。大火一直
烧到深夜，入夜后城市上空还见火花闪闪。第二天我进城去
看究竟。但见朝天门、千厮门、陕西街一带几乎被烧光了，据
说一共烧掉了 39条街。走到川盐、美丰两幢银行大楼面前，
我惊呆了！从两幢大楼向朝天门、千厮门方向下行,几乎被烧
成一片瓦砾，到处是焦煳味，许多地方还余烟缭绕。而当年炸
不垮的两幢大楼，纹丝不动地屹立在火砾堆边。沿两大楼向
上行的房屋街道也全都安然无恙。是两大楼阻挡了大火向上
蔓延，保住了成千上万间房屋，佑护了数以万计的重庆居民免
受大火的肆虐！

在少年我的心中，这两幢楼是神一样的存在。

ZXFK 重庆
往事

□ 尹明善

在渝中半岛网红景点洪崖洞的对面，
静静地伫立着一栋中西结合、外墙已被爬
山虎“染”成绿色的小楼，这就是被列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的苏联大使馆武官
处旧址。

1937年11月，国民政府移驻重庆，苏、
美、英、法等国家的驻华使馆亦先后移设到
此。1938年 1月 19日，苏联新任驻华大使
奥莱斯基偕苏联塔斯通讯总社社长罗果夫
及秘书梅拉美德等乘机抵达重庆，于 1 月
23日向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呈递国书。苏联
大使馆是最早迁渝的外国驻华使馆。

随着抗日战争的持续展开，重庆成为
世界反法西斯阵营中心之一。因处于战争
时期，不少国家在大使馆之外，都另设武官
处。苏联大使馆亦在靠近嘉陵江边的炮台
街 24 号（今沧白路 69 号）设立了武官处。
这栋灰黑色、三楼一底的小楼，是重庆武器
修理所专家沈芷仁于 1936年修建的住所，

又名沈芷仁公馆。沈芷仁曾留学法国，对
制药、电气、机械等具有丰富经验，曾在刘
湘创办的兵工厂供职。1938年苏联大使馆
迁渝后，沈将公馆让给其武官处使用。

1940 年 12 月至 1942 年 3 月，瓦西里·
伊万诺维奇·崔可夫在苏联驻华使馆武官
处任少将武官，同时还担任苏联驻华军事
顾问团团长，成为蒋介石的军事顾问。在
重庆期间，他一直居住在这栋小楼里。崔
可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苏联杰出的军
事家、外交家，是斯大林格勒保卫战前线的
主要指挥者，在库尔斯克、柏林等著名战役
中建立了功勋，被授予苏联英雄称号，晋升
为元帅。崔可夫年轻时曾多次到过中国，
熟悉中国情况并在中国工作过。在任苏联
大使馆武官和军事顾问时，他积极为中国
抗战出谋划策，为中国人民抗击日本侵略
做出了贡献。1941年1月，震惊中外的“皖
南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到武官处会见崔

可夫，向他通报国民党当局制造“皖南事
变”的情况。崔可夫赓即向蒋介石表示了
本国政府对中国局势的关切，并向国民政
府方面的军事负责人何应钦、白崇禧陈词
皖南事变无论如何不能接受。

重庆解放后，该处一直是重庆市文化
局办公用房，后又作为重庆市越剧团、艺术
创作中心的办公场地。因年久失修，房屋

损毁严重，2012年，由其管理使用单位——
重庆市演艺集团投入 500 余万元进行修
缮，修缮时采用传统工艺，最大限度保留了
原貌。2009年，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旧址被
公布为重庆市抗战遗址文物保护点并挂牌
保护；2013年3月，作为同盟国驻渝外交机
构旧址群的组成部分，由国务院公布为全
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ZXFK

寻踪

□ 何 莉
小楼藏春秋：

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旧址苏联大使馆武官处旧址

邓小平与霍步青在瑞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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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 健

丰子恺
山城品黄酒

战乱之时，丰子恺避居重庆，以卖画鬻字为生，时常辗转
于川渝黔桂。战事之频仍、生活之拮据、笔耕之辛劳，这时酒
就成了解忧助乐的伴侣。这位艺术大师时常念恋着家乡的绍
兴黄酒，而山河破碎流亡他乡之人又怎敢奢望时常痛饮家乡
美酒呢？有一天，他在重庆一家酒店中发现了绍酒，遂举杯畅
饮。饮罢方知此酒并非来自家乡，而是渝人仿造的“允丰正”
黄酒。此酒纯正清香，上口舒适，竟不减绍酒。从此，他与这

“渝人仿造”的“允丰正”结下了不解之缘。1944年中秋，丰子
恺先生酒兴大发，同家人一起举杯同饮，酒兴正酣时，诗兴忽
起，欣然挥笔，作《贺新凉》一曲：

七载飘零久，喜巴山客里中秋，全家叙首。去日孩童皆长
大，添得娇儿一口。都会得奉觞进酒。今夜月明人尽望，但团
圆骨肉几家有？天于我，相当厚。故园焦土蹂躏后，只相思江
南风物，旧时亲友。来日盟机千万架，扫荡中原暴寇，便还我
河山依旧。漫卷诗书归去也，问群儿恋此山城否？言未毕，齐
摇手。

丰子恺对允丰正黄酒情有独钟，往往饮后情绪悠然，舒
适畅快，诗绪翻飞。因此，他不时邀请茅盾、叶圣陶、傅彬然
等文友小酌，酒助文思，挥毫泼墨，吟诗作画。允丰正黄酒
成了他每日必饮的琼浆，且看《丰子恺文集》中有关他在渝
饮酒的描述：

“晚酌是每日的一件乐事，是白天笔耕的一种慰劳。”“酌
的是‘渝酒’，即重庆人仿造的黄酒。”“譬如二三人情投意合，
促膝谈心，倘添上各人一杯黄酒在手，话兴一定更浓，吃到三
杯，心窗洞开，真情挚语，娓娓而来。古人所谓‘酒三味’，即在
于此。”“我借饮酒作为一天的慰劳，又作为家庭聚会的助兴
品。……我的晚酌，意不在酒，是要借饮酒来延长晚餐的时
间，增加晚餐的兴味。”“我在晚酌中眼看东京的大轰炸，墨索
里尼的被杀，德国的败亡，独山的收复，直到波士坦宣言的发
出，八月十四夜日本的无条件投降。我的酒味越吃越美，我的
酒量是越吃越大，从每晚八两增加到一斤。”……

先生喜爱允丰正黄酒，自然要关心允丰正的来历，他向一
老者打听。“允丰正黄酒出自清朝道光年间，重庆大小衙门的
文案几乎清一色是绍兴师爷，他们入川当差，苦无绍酒可饮。
一位绍兴籍的府台韩四大人找到一家字号叫‘允丰正’的作坊
老板杨应龙，向他传授酿造绍酒的技术，但是其酒色香味远不
及绍酒。一天夜里，杨应龙梦见一白胡子老道人指点配方，他
醒来如法炮制，于是有了这风味独特的渝制黄酒，此后，允丰
正酒名扬大后方，行销全国，生意越做越红火。”

丰子恺先生倒不是对这神仙配方的传说多么感兴趣，对
他更有意义的是流亡异乡居然能喝到家乡的美酒，一杯黄酒，
劳顿骤消，诗兴倍增，灵感顿起，允丰正助他创作出大量的艺
术精品，增添了他无穷的喜悦。丰子恺先生说，他的胜利的喜
悦，是吃酒吃出来的，世界的美酒，无过于这渝人仿造的“允丰
正”了。

谁能想象，如今位于九龙坡西彭镇的允丰正酒厂随着历
史的车轮滚滚向前，其允丰正黄酒已是闻名遐迩，甘甜了无数
人的餐席。

ZXFK 名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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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范国明

据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郭兵主编的《红都瑞金》记载：1931年8月，中共瑞金县委由中共闽西特委和中共赣东特委双重领导。县委书

记李添富是中共闽西特委派来的。中共赣东特委从宁都县迁到瑞金后，特委书记谢唯俊才了解到李添富在全县大肃“社会民主党”一事，并发现其中

存在严重问题，需要采取措施予以制止，迅速扭转局面，以应对敌军可能对瑞金发起的进攻。正好邓小平此时来到这里。中共中央苏区局巡视员霍步

青是邓小平的老熟人，对邓小平非常了解，于是经与谢唯俊等共同研究，决定将迅速纠正李添富乱肃“社会民主党”错误这一重任，交给邓小平。中共赣

东特委委任邓小平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并要金维映配合邓小平工作。

上文说到的霍步青，是綦江革命烈士中周恩来赞扬过的、黄埔军校“霍氏三杰”之一。那么，他为什么与邓小平是“老熟人”、怎么会对邓小平非

常了解呢？他又是在什么背景下推荐，并与赣东特委共同决定委任邓小平为中共瑞金县委书记的？这一决定对瑞金成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有什么影响？这些都是我们后来人应该弄清楚的。值此烈士们为之奋斗的中国共产党建党99周年之际，将其挖掘整理出来，以飨读者，告慰烈士

英灵于九泉之下。

正当邓小平在瑞金大刀阔斧拨乱反
正，恢复党组织和发展生产的时候，一件
意外的好事，正不知不觉向瑞金走来。

第三次反围剿胜利后，刚刚接任中
共中央苏区局代理书记的毛泽东，与红一
方面军总司令朱德，于 1931年 9月 13日
在兴国县水头庄发布命令，决定方面军立
刻开赴福建的汀州集中——伟人们已初
步将福建长汀城作为召开中华工农苏维
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即“一苏大”，建
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首选地点。

9月28日，艳阳高照，金风送爽。中

午时分，毛泽东、朱德、项英、王稼祥等苏
区中央局和红军总部的领导，来到了瑞
金叶坪村。他们此行的目的，是率领红
一方面军主力东进福建的长汀县，准备
在那里完成两项任务：一是筹粮筹款，休
整补充部队；二是筹备在 11月 7日召开
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中华
苏维埃共和国，成立苏维埃临时中央政
府。来到叶坪村后，他们决定在此暂作
休息，于当晚赶到长汀县。

毛泽东利用这一机会，在叶坪村召
开苏区中央局会议，听取了中共瑞金县

委书记邓小平和中共赣东特委书记谢唯
俊关于瑞金和赣东苏区情况的汇报。从
邓小平的汇报中，毛泽东了解到瑞金有
深厚的革命基础，并全面分配了土地。
他认为，邓小平在短短的时间内打开了
瑞金的工作局面，获得了广大干部群众
的认同，是一位善于驾驭时局发展、有着
很强开拓精神的年轻干部。

而正是邓小平卓有成效的工作，促
使以毛泽东为代理书记的中共苏区中央
局，改变主意，下决心放弃原来准备在福
建长汀召开“一苏大”的想法，改定在瑞

金召开“一苏大”，并将临时中央政府改
设在瑞金叶坪村。

1931年 11月 7日，令国民党政府震
惊、令全国劳苦工农大众振奋的大事——
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在瑞金县召
开，大会开得非常成功。11月27日，在叶
坪村外一片浓密的樟树林里，毛泽东正式
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会主席和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从这个
时候起，人们改称毛泽东为“毛主席”。最
后，大会执行主席宣布：“从今日起，瑞金
改为‘瑞京’，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首都。”

此时，瑞金的县委书记名叫李添富，此
人热衷于在革命队伍中清查“社会民主党”，
并亲自担任肃反委员会主任，将一些出身
地主、富农家庭，或者对他那一套“左”的做
法表示不满的党员、干部和群众，通通指责
为“社会民主党”分子，随意逮捕，严刑逼供，
予以处决。全县被其杀害的有400多人，以
致人心惶惶，人人自危，局势一片混乱。

霍步青在8月8日给中央的《中共赣
东特委步青给中央的报告——三次战争
形势及瑞金党的情况（1931年8月8日写
于瑞金城）》中说：“党及政权因为打社会
民主党打垮了，整个党团 600 余人现在
究竟剩下几多人，简直不能考查出。现
在只有县委三四人，区委支部小组都没
有了。这样的赤色不是亲在此间看见，
说来也不会使人相信的。”李添富在全县
党组织内部怀疑一切，滥杀无辜，把整个
瑞金县党组织几乎搞垮、搞瘫，造成全县
思想上的大混乱，严重削弱了党的号召
力、凝聚力和战斗力，损害了党的形象。
肃反运动仅仅两个月，瑞金的革命形势

由好变坏急转直下。邓小平同志在《我
的自述》中回忆说：“全县群众不满，干部
情绪低落，全县面貌死气沉沉。”

霍步青和邓小平是老朋友。早在
1929年，他们就同在中共中央工作，周恩
来、邓颖超夫妇，邓小平、张锡媛夫妇和
霍步青、朱月倩夫妇六个人，是同一个党
小组的中共党员，经常在一起开展组织
活动，研究工作。霍步青在中央军委工
作，邓小平任中共中央秘书长，两人在工
作上常有联系，所以相互非常了解，霍步
青也非常敬佩邓小平的工作能力。此
时，在数千里之外的中央苏区相见，“令
邓小平感到意外”，分外亲热。

于是，霍步青向赣东特委书记谢唯
俊详细介绍了邓小平，在相互了解之后，
他们都对瑞金目前的情况感到担忧。霍
步青将自己初步了解到的一些情况向邓
小平和金维映作了介绍，谢唯俊也认为
李添福他们抓“社会民主党”存在严重问
题，必须采取措施迅速扭转这种局面，不
然的话，不用敌人来打，自己就会垮掉。

“在这种情况下，霍步青和谢唯俊
等商定，由邓小平取代李添富任中共瑞
金县委书记。为方便起见，让邓小平先
以赣东特委派往瑞金协助工作的名义进
行活动。”（中央文献出版社《邓小平传》
第 194 页）于是，27 岁的邓小平二话没
说，当即表示服从组织安排，一定不负众
望，把这副担子挑起来。

霍步青在给党中央的报告中说：“我
们来此任务，一方面推进宁南工作援助
三次大战（注：即第三次反围剿），一方面
整理瑞金工作。目前主要任务是建立党
及政权，发展群众组织，发动群众……彻
底重新分配土地。”后来，瑞金拨乱反正
工作的开展，正是按这样的要求在做。

邓小平带着金维映和稍后到来的余
泽鸿等人，以赣东特委特派员的身份组
成调查组，走乡串户，一区一乡地深入调
查，倾听干部群众的呼声，很快掌握了李
添富肃清所谓“社会民主党”，指鹿为马、
滥杀无辜的大量事实。而后，他召开全
县干部大会和党的活动分子大会。在会

上，邓小平鼓励大家就前一阶段瑞金的
肃反工作发表意见，在他的鼓励与支持
下，一些党员打消了顾虑，纷纷揭发李添
富等人乱捕乱杀党员干部的严重错误。

邓小平代表民意，以赣东特委的名
义，罢免了李添富县委书记和肃反委员
会主任职务，将其逮捕、公审。由于民愤
极大，当场对李添富执行了枪决，同时，
宣布释放所有被怀疑为“社党分子”而遭
关押的 200多人。这一系列快刀斩乱麻
的行动，驱散了笼罩在瑞金上空的阴霾，
瑞金县混乱的局势得以迅速稳定。

此后，新的县委采取措施，迅速恢
复、建立和整顿了县、区、乡三级党组织
和区、乡苏维埃政权；举办了积极分子培
训班，加紧培训一批本地干部；坚决贯彻
执行毛泽东领导制定的土地革命路线和
方针政策，彻底解决好农民的土地问
题。瑞金这一革命老区，各个方面的工
作很快有了新的起色。

此时的霍步青，已就任 60 公里以
外、新设立的彭湃县县委书记。

“一苏大”召开 瑞金成为“红都”

扭转局面 邓小平临危受命

冲出虎口 霍步青瑞金巡视

“

王加喜王加喜 摄摄


